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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民和课题组同事与德国施豪住房储蓄

银行进行了多次洽商。当时恰逢中国加入

世贸组织的各项谈判进行之时，一些涉

及国际、国内的管理改革和金融政策都处

于重大变革之中，在牵涉到国务院多部委

的意见方面，朱镕基亲自进行了沟通和协

调。之后，在国家体改办、国家计委、对

外经贸部等多个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协调

下，2004年2月15日，中德住房储蓄银行

在天津设立。

朱镕基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的

创新也十分关心。1998年，朱总理先后三

次在有关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产品报送材

料上批示，请有关部委领导研究。其中一

次是将刘铁民报朱总理的建议转给当时证

监会的负责同志阅示。2000年6月，中国

建设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将建行住房抵押贷

款证券化课题小组的研究工作也交由刘铁

民牵头。通过参考国外的经验并引进国外

归国人才，在建行总分行的全力合作下，

中国建设银行于2005年发放了我国第一笔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实现了住房金融产品

新的创新。

经历了这两个国务院领导关注的住房

金融产品的创新，刘铁民深有感触地说，

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中国的发展如果因循守旧，便难以持久。

但是对原有制度的突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情，而是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是一个不

断产生冲突、磨合、适应的过程，有无数

的障碍需要跨越。在房地产金融领域的创

新之路上，刘铁民的体会是：坚持方向、

持之以恒、灵活变通，这三条不仅可以指

引个体实现自我价值，也是中华民族实现

整体发展和跨越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再次履新 

两年前，刘铁民离开中国建银投资有

限公司，调至新的金融机构工作，之后来

到鑫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裁。 

离开工作了近四十年的国有机构（国

家机关及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工作，

需要进一步了解民营企业的运营机制，也

需要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并提高自己

的管理能力。刘铁民表示，要在股东特别

是陈董事长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共同拼

搏，把企业做大做强。同时“我们会踏踏

实实埋头去做，等到目标实现的时候，再

向母校汇报。”刘铁民谦逊地说。

清芬挺秀

吴良镛嘿嘿一笑。

原来，自2008年中风后，吴老的团队

有意识地减少他的工作量，但总是事与愿

违。“现在身体恢复得还好，可以工作

了，感到非常荣幸、非常幸福。”他说。

对吴良镛来说，业务学习、读书看报

仍是必修功课：“我是《科学时报》的忠

实读者。”

最近，吴良镛在读热销的《乔布斯

传》。“我对他很感兴趣。他有自己独特

的方法论。我想从他的方法论中借鉴和学

习一些精髓，看能否运用到建筑规划的方

法论中。”

这就是自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一

代大师——吴良镛。

原载《科学时报》2011年12月27日

（上接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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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

者，曾手书 “匠人营国”。

他一生努力实践自己“谋

万人居”的理想，中风之后仍

不离讲台。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中

国工程院两院院士，著名城市规

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吴良镛。

居得其所

北京著名的南锣鼓巷东

边，有一条名叫“菊儿”的胡

同。20年前，这里实施了一项轰

动一时的旧城改造工程，然而方案曾屡次

被否，部分原因是这些方案与旧城风貌保

护相冲突。

最终，这项工作交给了当时戏称为

“牛刀”级别的设计师吴良镛。

在和学生们前后出了近百张施工图

后，一片青砖黛瓦的新四合院群在菊儿胡

同中诞生，它没有传统“平地高楼”式改

造的突兀，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不仅如此，这些有着集中供暖、独立

卫生间和上下水系统的低价小户型单元房，

并没有阻隔搬迁之前大杂院的邻里关系。

其实，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吴良镛

就对保存完好的崇文门外花市地区胡同与

四合院进行了详细调查，在之后不断的研

究和思考当中，“有机更新”的理念在他

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

吴良镛看来，城市是一个有机生命

体。改造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不能大拆大

建，要保留相对完好者，逐步剔除其破烂

不适宜者，进行循序渐进的有机更新。

他把“有机更新”比作在旧衣服上打

补丁。补丁打得好，也不失为一种美丽。这

种理念在国内外建筑规划界引起广泛关注，

“菊儿胡同危改工程”也屡获国际大奖。

“与公共建筑相比，我更在意民居。

民惟邦本，普通人的居住问题是建筑最本

质、最核心的内容。”吴良镛这样向记者

母校人物

○吴  昊

两院院士吴良镛：匠人营国

2012年2月14日，吴良镛先生荣获2012年国家最高科技
奖，图为胡锦涛总书记为吴良镛（左）、谢家麟（右）颁奖

清芬挺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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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己的情怀。

践行理想

今日的成就，与吴良镛青少年时代的

特殊经历有关。少时，他曾目睹一家人被

迫告别祖居；1937年日寇入侵，更是让他

体会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痛楚。

“入大学前夕，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大

火毁灭了一个家庭，连狗的叫声都是呜咽

的。”吴良镛告诉《科学时报》记者。

1940年，他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

习，开始了一生“匠人营国”的生涯。

1945年，吴良镛受梁思成先生之约，

赴清华协助筹办建筑系；1948年，他被梁

先生推荐到美国学习，在大师沙里宁的指

导下深造；1950年，吴良镛毅然回国，从

此再没离开清华。

“回国时正值钱学森被美方扣押，局

势比较紧张。我经香港进步人士的帮助，

从九龙辗转深圳回来。”吴良镛向《科学

时报》记者回忆。

虽然身处教学、科研一线，但吴良镛

笃信，城市和建筑规划必须从实践中来。

他积极参与天安门广场改建工作、唐

山地震后改建规划，参与三峡工程与人居

环境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

化环境保护、上海浦东规划、北京中关

村科技园规划、深圳城市总体规划设计，

吴良镛至老仍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少年时代

“谋万人居”的理想。

不过，在退休之前，他开始把自己定

义为一个教书先生，一个做学问的学者。

1984年，他培养出我国城市规划与设

计专业的第一位博士；1991年，他提出

“广义建筑学”理论。

“我常在各地看到一些建筑，特别是

一些文化建筑，根本没有中国文化的内涵

在里面。一些城市重经济发展、轻人文精

神；重建设规模、轻整体协调；重攀高比

新、轻地方特色。”作为学者，吴良镛时

刻不忘自己的责任。

 老而弥坚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

事业的激情，多年与病魔抗争中表现

出少有的坚强。”老师林徽因曾由衷

地称赞他。

虽已过了90岁生日（虚龄），但

吴良镛没有任何停下工作的迹象。

吴良镛的助手、年近古稀的清华

大学教授左川感叹说，吴先生一辈子

闲不下来。他中风之后仍坚持讲课，

还带了七个博士生，每篇博士论文从

开题、写作到修改他都亲自指导。

“他们给我拟了‘八大注意’，

我总是遵守不了。”

清芬挺秀

在2004年举行的纪念林徽因诞辰100周年活动
时，吴良镛先生（中）与张锦秋院士（左）、马国
馨院士（右）合影 （下转第98页）


